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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作为２０１６年的首期儿童文学研究，本期栏目向读者推荐的文章涉及地方儿童文学出版工作研究、
文体比较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和儿童影视改编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刘建朝之文对抗战时期福建改进出版

社所办刊物《现代儿童》的编辑出版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并从多方面分析了《现代儿童》刊物在抗战时

期的工作特色；张雨荷、王科之文在分析童话幻想和科幻幻想特质的基础上，从形象塑造、价值取向、表现形态

和生存空间四个方面分析了都具幻想特色的童话和科幻两种文体的内在区别；张瑞之文从诗的意境、游戏精神

和童年表达等方面对林芳萍的儿歌创作进行了讨论；王梓癑之文从游戏精神的分析入手，探讨了作为综合艺术

的电影对作品游戏精神的银屏呈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分析了经由改编的电影对作品游戏精神的整体面貌。

我国抗战时期《现代儿童》的编辑出版活动

刘建朝

（三明学院 学报编辑部，福建 三明 ３６５００４）

摘要：１９３９年黎烈文从福建省教育厅接办的《现代儿童》是改进出版社存在时间最久的刊物之一，一直坚持

到抗战结束。《现代儿童》虽是一份通俗的刊物，但在抗战时期，它体现着出版社的出版方针，既符合抗战时

期的特定需要，又着眼于长远的国民教育、儿童教育。刊物坚持以少年儿童读者为导向、重视年轻作者的培

养、注重编辑的自身素养等办刊理念，且因政治意识形态成分较少而在险峻的出版环境中得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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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８年４月，福建省政府所在地由福州市改迁永
安市，曾经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的黎烈文受邀来

到永安。在当时福建省主席陈仪和教育厅长郑贞文的

支持下，黎烈文于１９３９年２月组建了改进出版社并任
社长。改进出版社共发行了６种期刊，编印出版８种
系列丛书和大量单行本，成为当时东南地区进步文化

界的主要出版阵地，其中的《改进》《现代青年》《现代

文艺》等期刊在宣传抗战救国、发展进步文化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尤为后人称道。相较之下，《现代儿童》这

份刊物的历史意义尚未受到足够的关注。

一、改进出版社中的《现代儿童》

黎烈文在组建改进出版社后的两年时间里，共

创办或接办了６种刊物：１９３９年４月１日《改进》创



刊，９月１６日从省教育厅接办《现代儿童》（出新一
卷第一期），１１月接办教育厅的《现代青年》；１９４０
年１月接办教育厅的《战时民众》，２月创办《战时木
刻画报》，４月２５日创办《现代文艺》。改进出版社
还出版多种丛书，但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战时民

众》在１９４１年６月停刊，《战时木刻画报》在 １９４１
年９月停刊，《现代青年》在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５日停刊
（由当时福建省教育厅接编后于１２月停刊），《现代
文艺》在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５日停刊。也就是说，一度
欣欣向荣的改进出版社在１９４２年底只剩下《改进》
和《现代儿童》两刊支撑门面。１９４６年年初，黎烈文
与妻离闽到台，是年７月双双终刊。

《现代儿童》始为月刊，编４期后改半月刊，第６
期起又恢复月刊，到１９４６年７月共出了１１０期，其中
在福州出版９期。办刊期间，有多位编辑人员任《现
代儿童》的主编或编辑：１９３９年，张文郁（朱力）任《现
代儿童》主编；１９４０年６月，葛琴（允裴）随邵荃麟到
永安，主持《现代儿童》；１９４１年，沈?璋曾任主编；
１９４１年八九月间，柯咏仙（静林）到改进出版社主编
《现代儿童》；１９４２许粤华（雨田，黎烈文妻）任主编；
１９４５年底迁福州后由郭风（郭嘉桂）任主编。

从上述可见，《现代儿童》是改进出版社存在时

间最久的刊物之一，但相较于《改进》《现代青年》

《现代文艺》等刊物，《现代儿童》的影响力略逊一

筹。王西彦、章靳以先后任主编的《现代文艺》，该

刊发行量达一万份，是我国东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文

艺阵地。虽然如此，但《现代儿童》这份貌似与抗战

关联不大的刊物，却在抗战年代维持了六七年之久，

这足以引发研究者思考。

二、《现代儿童》的办刊环境

“儿童发现的进程首先是出于国家振兴需要而提

出的培养未来国民这一主张启动的。”［１］新文化运动

始，儿童发展的问题便得到重视，人们发出“救救孩子”

的呼声，儿童教育、儿童文艺等得到仁人志士的关注，

随后专门性的儿童刊物也大量出现。据统计，“自国民

政府统治到抗战爆发，全国新增的儿童报刊近１００种，
是前２５年总和的４倍多。是儿童报刊存有量最多的
时期，标志着中国儿童报刊的发展走向鼎盛”［２］。但

是，“七七事变，辗转播迁中，除少部分得以保全外，大

部分被迫停刊，甚至从此销声匿迹。据笔者本人统计

的部分名录中，就有２３％儿童报刊在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
时完全停刊，暂时休刊的儿童报刊更占到了５０％。东
南沿海侥幸存活下来的报刊不得不进行转移的在３０％
以上”［２］。在严峻的抗战局势下，改进出版社却接办了

《现代儿童》并坚持到抗战结束。

从办刊的出版社来看，《现代儿童》体现了改进

出版社一以贯之的办刊目的。黎烈文在《改进》创

刊号的发刊词《我们的希望》一文中指出，抗战中的

文化界存在两个缺憾：一是“没有建立各地文化中

心”。“近来，许多文化工作者有的远赴边陲，有的

折回港沪，这其间却始终少有人想起东南沿海一大

片土地。在重庆出版的书报杂志，运到这块地方有

多少困难，生活在这里的男女青年是怎样迫切地需

要新的文化食粮，这些事实完全被忽视了，被遗忘

了！”［３］１３１二是“没有配合长期抗战需要”。“在抗战

初起时，文化人最重要的工作是宣传民众，教育民

众，这是谁都承认的，所以，过去一年零九个月间，激

发抗战情绪和传播抗战常识的小册子与通俗读物，

盛极一时，毋宁说是应有的现象。但当抗战转入持

久局面的今日，我们就应当重新考虑，将抗战工作与

建国工作同时推进，不能只顾到一面而放弃另一

面。”［３］１３１－１３２同样，改进出版社在《〈现代文艺〉发刊

词》中指出抗战文艺运动的缺点，即还没有普遍地

建立起战斗单位，还缺乏培养新文艺战士的东南园

地。为了弥补缺憾，虽然“办刊物犹如推重车上峻

坡”，“我们的所在地———福建永安，一向被人称作

山僻之处，这里的一切出版条件，如印刷，发行等的

困难情形，有时简直非一般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们

所可能想象”［３］１３８，但黎烈文及改进出版社“却存着

推重车越泰山的雄心”，“抱着‘雪里送炭’的苦心，

想以微薄的力量，尽可能的补救于万一”［３］１３８。

可见，改进出版社有明确的办刊目的：一是服务

于抗战的需要，建设文化据点；二是国民教育的需

要，培育文化新人。由于资料缺失，改进出版社接办

《现代儿童》时是否有类似“宣言”不得而知。然而，

《现代儿童》刊物常报道抗战时事新闻，曾设置“英

雄传记栏”，激发少年儿童的抗敌意志；同时提供其

他精神文化食粮以全面发展儿童。如《现代儿童》

第八卷第一期中所言：“对小朋友们讲些待人接物

应有的态度和有趣的故事、供给各科各门课外的知

识、并且刊载示范的儿童创作，这是《现代儿童》的

中心工作。”［４］可以说，《现代儿童》作为儿童刊物，

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２月



看似和抗战活动关联不紧密，实际上其办刊方针与

该出版社其他刊物是一致的，坚定的办刊理念支撑

了《现代儿童》的编辑出版。

从办刊的外在因素来看，《现代儿童》办刊存在

着相对优势。当时福建属于国统区，而改进出版社是

在省政府开明人士支持下组建的，相对而言有利于从

事进步文化活动。但是，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爆发，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白色恐怖笼罩永安

城。１９４１年７月国民党省政府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处，
限制抗日进步文化宣传活动，摧残进步文化。如郑庭

椿回忆：“最难闯过的则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处的

审查关。每一页稿纸都要盖上刻有‘福建省图书杂志

审查处审查讫之章’字样的印章。然后才能付印。审

查人员百般刁难，任意剔除所谓‘违碍’文字，致使文

章‘开天窗’或文字不相连贯，编者都要临时设法填

补。”［３］３２５《现代儿童》也受到了影响，如张文郁所言：

“我主编的《现代儿童》，虽说是写给孩子们读的，都

是一些小文章，也不能避免这种厄运，有一期中一篇

译稿漏过了检查，出版后还遭禁邮，发不到外地

去。”［３］３５６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反共逆流，恶化了福建省

的出版环境，到１９４２年底止，先后有《战时民众》《战
时木刻画报》《剧教》《福建剧坛》《剧讯》《现代青年》

《现代文艺》等许多刊物被迫停刊。［３］１６其中，改进出

版社有四个刊物被迫停刊，与这些更有抗战和政治色

彩的刊物相比，《现代儿童》的政治意识形态成分较

少，这种相对优势使它免受灭顶之灾。

《现代儿童》这份通俗读物在险峻的出版环境

中得以存在，成为“当时国内少有的以少年儿童为

对象的期刊”［３］２９４。改进出版社也不遗余力地编辑

出版好《现代儿童》，从中可以发现黎烈文等办刊者

的编辑出版思想。

三、《现代儿童》的编辑出版思想

（一）坚持出版社的办刊理念

　　如前文所述，改进出版社有“服务抗战”和“国
民教育”两大办刊目的。具体到《现代儿童》，首先

是刊物体现一定的时代性。《现代儿童》常报导抗

战时事新闻等，如设“儿童壁报”栏目，让读者了解

最新的时事；曾对厦门市儿童救亡剧团的活动消息

做连续报导，激发儿童爱国精神。刊物还独创“英

雄传记栏”，选取现实和历史中英雄人物的传奇式

事迹，用以激发少年儿童的抗敌意志。这些体现了

《现代儿童》服务于抗战的需要。其次是培养社会

新儿童。为配合长期抗战的国民教育需要，《现代

儿童》供给各科各门的知识，培育国家的新人。又

如主编许粤华结合传统文化知识和当时的新生活教

育情况等，执笔撰写了《真正的平等》《为什么要实

行新生活？》《如何实行新生活？》等文章，用通俗的

语言进行倡导，以期培养符合新生活标准的儿童。

（二）坚持以少儿读者为导向

《现代儿童》以少年儿童读者为导向，根据少年

儿童的生理、心理和阅读特点，把刊物定位为通俗读

物。刊物的栏目众多，内容广泛，以多样化的知识满

足少年儿童广泛的阅读兴趣和需求。如第八卷第一

期所列的征稿范围：谈话（一般谈话、生活指导等），讲

座（语言、社会、史地、时事、自然等各科的补充读物），

文学（故事、童话、剧本、小说、小品、诗歌等），音乐

（适合儿童歌唱或演奏的小曲、乐曲和歌剧），图画

（漫画、连环画等），儿童创作（儿童自己的作品），其

他（游戏、劳作、悬赏等）。刊物的文章要求短小，趣味

性浓，如设置“英雄传记栏”，以英雄故事、历史故事吸

引小读者。在语言方面要求适合儿童阶段的水平，如

第八卷第一期征稿简则要求：“来稿文字须浅显简洁，

并须轻松活泼，以便引起儿童兴趣。唯不宜用油滑及

骂人的字句。”［５］刊物还设“儿童创作”栏，每期发表

数篇同龄人写的作品，以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为了使更多读者读到刊物，《现代儿童》出版过

合卷本。同时，为提供更多阅读内容，《现代儿童》

编辑人员还编辑出版了汇集六种单行本图书的《现

代儿童小丛书》，包括小说《榕树伯伯的话》（引光等

著）；童话《孩儿桥》（贺宜著）、《白透迦的秘密》（雨

田摘译）、《麻鸡婆脱险记》（邓作云、姚冶合著）；歌

曲《儿童歌音》（荆弟、乐山作）、《儿童歌曲》（潘玉

麟，泰初等作）。［３］６２７在当时，这些著作深受少年儿童

喜爱，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现代儿童》培育国家新

人、以少年儿童读者为本位的办刊思想。

（三）重视年轻作者的培养

改进出版社有较强的作者意识，重视作者权益

以维护刊物的作者群。黎烈文在《热烈的握手》中

说：“当此物价高昂之时，稿费为一般作家所最关心

的问题，我们可以附带在这里报告：社中经济虽极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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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但对于作家的报酬，在同一地方决不愿稍落人

后，这是敢请惠稿诸君亮察的。”［６］在《现代儿童》的

办刊上，编者同样重视作者的维护与培养。首先，开

展编者与作者的交流活动。如在“编后记”发表感

想：“倒是小朋友们比较进步了，小朋友们的投稿里

面，千篇一律的空文章比较少了，写的都是比较天

真、活泼的，是一个小朋友自己说的话了；这是值得

高兴的事。”［７］通过编后记的形式，增进作者与编者的

感情。其次，鼓励作者创作与发表。如在“征文特辑”

的“前记”写道：“我们本来预定每题只选三篇发表，并

赠送一点奖品，但是来稿中值得发表的每题都不止三

篇，因此特地扩充录取名额，用较多的篇幅来发表，以

供小朋友们互相观摩。”［８］再次，认真对待被退稿作者。

对于作品未被采用的作者，编辑也认真对待他们的来

稿，如：“我们为了酬答应征各位的热情和努力……并

将修改过的原稿退还；这对各位的作文也许有些帮助，

同时因为那是编者和小朋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晶，也可

以留着作个纪念。”［８］《现代儿童》正是这样热情和善意

地对待作者，征文活动收到了来自福建、江西、广东、广

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来稿。

此外，《现代儿童》发表过许多较成熟的儿童文

学作品，如郭风的诗和散文、贺宜的童话、黄峰的童

话诗等，成为年轻作者成长的平台。其中，郭风的第

一部诗集《木偶戏》，是在黎烈文的鼓励下精选的童

话诗集，是他对儿童文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抗战时期

我国儿童文学园地的重要收获之一。１９４５年底，郭
风担任《现代儿童》的主编。

（四）注重编辑的自身素养

当时的编辑出版条件十分艰难，人员尤为紧缺。

黎烈文本人既主持社务，又主编《改进》月刊，还搞

翻译工作。“其他期刊基本上只有一个主编，并无

助手。这些期刊的编辑，也就是丛书的编辑。”［３］２９６

但是《现代儿童》等刊物仍然办得有声有色，这与办

刊者有较高素养紧密相关。《现代儿童》虽历经多

任主编或编辑，但编者都具有较好的文化素质。如

张文郁，曾任生活教育社福建分社筹备员，写了很多

儿童文章；葛琴，出版有《生命》小说集；沈?璋，曾

任《老百姓》编辑，《中央日报》（福建版）记者；周

璧，《现代儿童》的代理编辑，曾任《建设导报》校对

兼记者，改进出版社校对。［３］５８０许粤华（雨田），懂日

文，也能写一手好文章。另外，这些编者多为女性，

对少年儿童心理的把握具有天然的优势，更有助于

办好儿童刊物。可以说，虽然当时的编辑人员较紧

缺，但黎烈文对编者是经过一番选择的。

黎烈文既对编者有严格的要求，也给予编辑充

分的信任和支持。《现代儿童》主编张文郁说：“改

进出版社六个刊物，各个刊物的编辑自己写稿是不

付稿费的，给其他刊物送稿是可以付稿费的。而且

有时还在稿末加排一个‘特’字，可付较高的稿

费。”［３］３５６柯咏仙说：“我的稿件送黎烈文审阅，很快

就送出来了。黎对底下工作人员是很放手的，思想

也比较进步，对人很亲切，后来我走时黎还让我预编

两期，支付了两个月工资。”［３］３６３黎烈文对《现代儿

童》编辑人员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建立在这些编者

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编辑水平上的。

总之，《现代儿童》虽是一份通俗的刊物，但在

抗战时期，它仍体现着出版社的出版方针，既符合抗

战时期的特定需要，又着眼于长远的国民教育、儿童

教育。随社会局势的变化，《现代儿童》的抗战文化

内容由较浓转淡，而这在客观上促使刊物向儿童本

位方向转移。因此，《现代儿童》在处理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关系，处理读者、作者和编者的关系等方

面体现的编辑出版思想，不仅体现了《现代儿童》办

刊的历史价值，而且对当前如何创办好儿童刊物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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